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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漁人怔了一下道：
「我也看見那條船了，它一直走在我們

前面，可是那一條官航，上面都是女人，也
許是什麼官宦人家的眷屬……」

金蒲抓微笑道： 「前輩既然也留了心，
可曾發現那船上的人有什麼異狀！」

南海漁人搖頭道：
「沒有…老弟！你有什麼發現嗎？對

了！昨天我們兩條船靠得很近的時候，你把
我硬拖到船艙裡喝酒，還把艙門關了起來，
我相信你一定是有用意的……」

金蒲孤一笑道： 「前輩再想一下那個時
候對面船上的人在做什麼？」

南海漁人想了一下道： 「那時候有人在
彈琴，琴聲好聽極了，我正在奇怪是誰有那
麼高的造詣呢……」

金蒲孤一笑道： 「前輩的記憶中有誰擅
於撫琴呢？」

南海漁人跳起來叫道：
「劉素客的小女兒劉星英，對面船上是

她？那劉素客一定也來了！」
金蒲孤搖頭道：
「這個可不清楚，不過大家都是在一條

路上，可見劉素客對崇明散人的那柄修羅刀
發生了興趣，我們且耐心等一下，不久之
後，就可以知道對方的意圖了……」

南海漁人莫名其妙。
金蒲孤連歎一聲道：
「劉素客一生自負聰明，卻忽略了一件

最明顯的事實，他的幾個女兒都是人，不是
工具，他祇利用她們，卻沒有給她們應有的
親情，難怪她們一個個都要背叛他了！」

南海漁人征然遭： 「老弟！你究竟在說
些什麼？」

金蒲孤笑笑道：
「劉素客已經發現了我們，卻還沒有瞭

解到我們的意圖，以為我們祇是在跟蹤他
們，所以要在此地擺脫我們，一會兒他們就
有動靜了！」

南海漁人不悟道： 「你怎麼知道的？」
金蒲孤笑道： 「我當然沒有前知之能，

這都是他女兒告訴我的！」
南海漁人愕然道： 「見鬼！你什麼時候

跟她們見面的？」
金蒲孤正想答話，忽然對面航上又傳出

一片琴音，他連忙聳耳靜聽，片刻之後，琴
音頓止，金蒲孤連忙推促船家開船，把南海
漁人弄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直等船在江
心行駛了，金蒲孤才笑著道：

「剛才劉星英用琴音告訴我說劉素客已
經先走了。」

南海漁人睜大了眼睛，表示不信道：

「琴能說話？」
金蒲孤點點道：
「不錯！她用琴音告訴我說： 『不可

停！不可停！家君已作東海行』！」
南海漁人連連搖頭道： 「真叫人無法相

信……」
金蒲孤輕歎道：
「我也不相信，可是劉星英的琴技的確

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那叮叮咚咚的聲
音，聽在人家的耳朵裡是美妙的音樂，到了
我的耳中，就是那反覆的叮嚀，昨天我初聞
琴音的時候、真嚇了一大跳……」

舖海漁人連忙道： 「昨天她怎麼說的？
」

金蒲孤回憶片刻才道：
「昨天她在琴中說： 『舟中不可留，家

父視君若寇仇，姑蘇城下系行舟，寒山寺中
說從頭……』底下還有幾句無關緊要的話，
我就不必說了！」

南海漁人對他望了一眼，知道那些話一
定是劉星英對他傾吐思慕之詞，遂輕輕一笑
道：

「老弟！劉素客也許對他幾個女兒沒有
盡到父親的責任。可是他真正忽略的倒是女
大不中留這個明顯的事實……」

金蒲孤臉上紅了一下，沒有說話，南海
漁人想想又道：

「劉素客大概不會從水路走了吧！」
金蒲孤見有機會岔開話題，連忙道：

「他存心避開我們，自然不會再坐船，
不過也很難說，因為他走得很秘密，他把船
留在這兒，就是為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南海漁人想想道：
「劉素客假如要上崇明島，他絕不會一

個人孤身上路的，但不知誰跟他在一起……
」 （九十一）

她微微顫抖地說道：
「沒有……沒有什麼改變。」
「啊！我的毛線籃子在那裡！」

神尾秀子似哭似笑地低聲說道。
金田一耕助回過頭去對神尾秀子說：
「神尾老師，十九年前發生命案的時候，你

曾目睹過命案現場。請問當時日下部先生倒在什
麼地方？」

「嗯……這個……當時他就坐在桌子的對面
……」

神尾秀子正要到所指的地方去，卻被金田一
耕助輕輕制止住。

「神尾老師，請你不要靠近那裡，否則恐怕
會影響搜查工作。」

「啊！對不起，我一時衝動，所以……」
「沒關係。那麼，你進來的時候，日下部達

哉當時是什麼情況？」
「哦，他坐在桌子對面，趴在桌上，所以門

一打開，我正好看見他的頭就像石榴般裂開，而
桌子上都是血……此外，屍體旁邊還有一把斷
柄、沾滿鮮血的月琴。」

「你所說的月琴就是那一把嗎？」
金田一耕助指了指桌上很舊的月琴，然後回

頭看著神尾秀子。
「神尾老師，我以前也曾見過月琴，可是它

那麼輕，真的可以把人打得頭破血流嗎？」
「啊！這個……」

神尾秀子臉色慘白地轉頭看著金田一耕助。
「事後我也曾注意到這件事，因此我拜託琴

繪小姐再進房間看一次，可她怎麼也不答應。」
「嗯，原來如此。那麼，當時你還注意到什麼事？」
「這……件事我一直到現在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當九十九

先生來這兒，抱起日下部先生時，我竟發現他的臉好像在笑的樣
子……」

「你是說日下部先生在笑？」
「嗯，他就像一個淘氣的孩子，露出頑皮的笑容，令人看了

好心疼。」
神尾秀子說著，忍不住看了著智子。智子則面無血色地望著

金田一耕助和神尾秀子。
「日下部先生笑得非常調皮……」

金田一耕助緩緩抓著頭，靜靜地思考著。
「啊！非常謝謝你。對了，還有什麼其他的線索嗎？」
「應該沒有了。」

「是這樣啊！那麼，請大家在客廳稍微等候一下好嗎？我想請
警方的人員進入這個房間裡搜查。局長，請！」

亙理局長和等等力警官，以及下田來的三名刑警進房之後，
金田一耕助便從裡面關上門，並插上門閂，鎖上門鎖。

此刻金田一耕助的眉宇之間充滿了幹勁，使所有的人不由地
都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

「金田一先生，你究竟想要在這裡做什麼？」
「哦，警官。」

金田一耕助嚥了嚥口水，緩緩說道：
「我想借大家的力量，在這個房間裡找一樣東西……」大道

寺先生、智子小姐，你們可以到客廳休息一下。」
（一三七）

宣公子道： 「煩你引路到花園去。」門公答應，引著宣公子
進了花園，正值佛奴在那裡頑耍，便叫： 「佛兄弟，公子在哪
裡？有宣公子來候，快去通報。」佛奴道： 「公子在梨花廳上看
書呢。我同宣公子進去。伯伯請便罷。」門公點頭出園去了。

佛奴尊聲： 「宣公子，這裡來。」宣公子主僕跟著佛奴，一
路彎彎曲曲來到梨花廳。佛奴搶一步先到廳上報知公子。公子已
知宣生一定來問他消息的，果不出其所料，即起身出迎。見宣生
進得廳來，叫聲： 「宣仁兄來何早也！」宣公子道： 「屢蒙仁兄
枉顧，小弟今日特來回候。」說著，兩下見禮，分賓坐定。佛奴
送茶。茶畢，裴公子道： 「仁兄昨日將我舍妹認作鬼魅，未免來
不得些。小弟故心中不忿，失陪仁兄，是以家來了。」宣公子被
說得滿面通紅，道： 「仁兄休怪。我祇認樓上的令妹宛似寶珠，
故說是鬼。若當真是仁兄令妹，小弟怎敢亂道！但有一件疑心之
事動問仁兄，望乞仁兄見教。」裴公子道： 「宣仁兄有何事疑
心，乞道其詳。」宣公子道： 「小弟聞得尊府祇有兩位千金，一
字通政趙府，一字都督江府，俱已受聘，哪裡又有一位千金未曾
受過人家的聘禮呢？此事小弟不解。」

裴公子笑道： 「仁兄有所不知。這是我的堂妹，幼失父母，
在小弟處撫養成人，我父母親如己出，所以做主擇婿。這個舍妹
不但有貌，而且有才。兄如不信，可到我家聽月樓上看一看他詩
詞，便見分曉。」宣公子道： 「小弟久聞名樓仙（足亦），正要
上去瞻仰一番。」說罷，起身同裴公子轉彎抹角一直來到樓門。
正要上樓，忽見佛奴來說，夫人請公子到內堂，有要話相問，立
等公子。

公子聽說，便叫： 「宣仁兄請先上樓，小弟即刻就來奉陪。
」說罷，轉身自去。

宣公子的書僮已被佛奴拉在別處頑耍去了，祇趁宣公子獨自
慢慢上樓，見樓中明窗淨幾，十分幽雅，果然有 「聽月樓」三字
金匾，下面擺著香案，知是裴年伯早晚焚香之處。

又見粉壁上寫有四句七絕，近前一看，乃詠聽月樓的詩。細
細一看，連聲稱妙道： 「果然這 『聽月』二字，鏤琢精工，不愧
仙筆。此樓可以永垂不朽了。」說著，坐將下來，但見左邊壁上
貼著三幅錦箋，字亦寫得工楷柔媚，好似女子筆意。 「莫非裴仁
兄所說他的幾位令妹的閨句麼？待我向前細看一番。」又起身走
到左邊壁間一看，三幅錦箋都是和聽月樓詩的原韻。 （四十）

「何大娘說表哥要成親了。」凌靚兒
趴在丈夫胸膛上微笑說起。她和丈夫
之間不再有秘密，也可以毫無芥蒂地
談論余府的事。

「嗯。」霍非凡哼了聲，對余仲
豪他仍是難有好感。

「夫君，靚兒送份賀禮去好不
好？」凌靚兒看著丈夫問。

「你想送就送吧。」霍非凡撫著
愛妾如紅霞的臉龐，順她的意。

「那餘香怡成親，靚兒也可以送
禮嘍？」凌靚兒沒忘了她的表妹。

「潘慕平設計了你，你還願意送
禮給他？」他揚眉看著凌靚兒，此事
後來給他挖出了真相。

「當然願意了，若沒有他的詭
計，靚兒怎會嫁給夫君？還要送份大
禮去才好。」凌靚兒巧笑回答。她知
道夫君將潘慕平好好修理了番，為了
他曾對自己不禮貌。

「由你作主吧。」祇要凌靚兒高
興，霍非凡一定答應。

「謝謝夫君！」凌靚兒小嘴點了
下丈夫的唇當謝禮。

「我就是拿你這個磨人精沒法
子！」霍非凡寵愛地揉揉愛妾的小腦
袋，摟她入懷。

「夫君，其實我最感謝的是隨公
子，是他救了我，靚兒才能和夫君在
一起。」凌靚兒不會忘記隨經綸的
「恩惠」。

「怎麼，你也想送禮給他嗎？」
霍非凡好笑問。

凌靚兒點點頭。 「夫君不是說隨

公子有個未婚
妻？而他的未婚
妻到處在追緝隨
公子嗎？我們非
凡莊的眼線多，
可以幫忙隨公子
的未婚妻，讓隨
公子能早日成親
啊。」頑皮地出
點子。

「哈……」
霍非凡聞言，放
聲大笑。

隨經綸對他
的未婚妻是退避
三舍，巴不得不
認識她，偏偏他
未婚妻又愛纏著
他，所以他不敢
待在家裡，到處
跑給未婚妻追。隨經綸武功高，他未
婚妻當然追不上了，可是若有凌靚兒
在旁使力，情形一定大為不同，這下
子好玩了！

「好，好，為夫舉雙手贊成！」
霍非凡笑著同意。

其實，凌靚兒心中真的很感謝隨
經綸，讓他們夫婦能如此快樂地生活
在一起，既然成親好處多多，當然也
要幫他一把了。於是這對夫妻邊談逼
婚計劃邊笑得很愉快，為他們已經是
滿滿幸福的生活更添樂趣。這下子換
人看好戲了！

（完）

第三部：大抽屜裡的鼾聲
我心中苦笑，齊白的遭遇，他說的那一切，對我確

實有著無比的吸引力；這傢伙，他知道我的弱點。知道
他的話可以打動我。

可是我卻絕不能讓一步，因為我知道，若是聽一個
半明不白的故事，聽得一肚子的疑問，那還不如乾脆不
聽。乾脆不聽，疑問祇有一個：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故事
呢？

所以我語言冰冷： 「對不起，我對於見鬼，沒有什
麼興趣，留給你自己吧！」

齊白的神情十分為難： 「他……十分想保守他的身
份、行蹤的秘密——」

我再一次喝： 「我不要聽這種鬼話，死了超過五百
年的鬼，還保守啥秘密？誰還會對他有興趣？」

齊白倒真會替那個鬼辯護，他竟然講出了這樣的話
來： 「問題是，他在心理上，並不以為自己早已死了，
早已變成鬼。他認為自己還活著……還是在他的那個年
代中，所以他的心中，十分害怕，我的突然出現，已經
使他吃驚至極了。」

聽了這樣的話，要是不頭昏腦脹的，那可以算是超
人，我離超人的程度遠極，所以聽了之後，沒有當場昏
過去，已是難得之至。

我望著他，他也望著我，我 「嘿」地一下乾笑，他
趕緊陪著笑。我連笑了三下，他陪了三下，充滿希望地
問： 「你能諒解他這種心情？」

我要竭力忍著，才能使自己不大聲叫喊，而且，聲
音聽來，居然平易近人： 「對不起，不諒解。」

齊白歎了一聲： 「唉，你怎麼不明白？你應該明白
的。」

齊白用十分殷切的目光望我，我把他剛才替鬼辯護
的那幾句話想了一遍： 「是，我明白了，那位鬼先生，
生理一定在躲藏，逃避著什麼所以雖變了鬼，仍然心理
不正常，害怕行藏洩露。」

我的回答，也算是荒誕絕倫的了，什麼叫 「鬼的心
理不正常」，這種話，祇怕在我之前，從來也沒有人使
用過。

可是，齊白卻十分高興，用力在他自己的大腿上拍
了一下： 「對，你明白了。」

我瞪著他： 「你應該對他作治療，告訴他，他現在
是一個鬼，要怕的是閻羅王的追拿，而又沒有什麼力量
可以不讓閻王知道小鬼躲在何方。」

齊白十分懊惱： 「開什麼玩笑？」
我站了起來，來回走了兩步： 「你才是和我在開玩

笑，你不肯實話實說，那就請吧！」
齊白神色難看，我的神情自然也不會好看到哪裡

去，齊白向門口走去，我估計他不會就此離去，因為我
也實在想知道他的 「遇鬼」的經過。

可是我估中了一半，估不中另一半。
估中的一半是，他到了門口，又轉回身來： 「衛斯

理，我的遭遇，是一個極大的發現，甚至解開了歷史上
的一個大謎團。」

我立時回答： 「歷史上的謎團，大大小小，有八千
九百多個，我不在乎。」

齊白苦笑； 「其實最主要的是那種情形：一個鬼在
他的墓中……過了五百多年……還是結結實實的……
鬼。」 （十五）


